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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GLAM 集体记忆建构
———以复旦大学医学图书馆信息实践为例∗

应　 峻　 赵宇翔　 吴大伟　 董洪哲

摘　 要　 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GLAM)等文化记忆机构在记忆建构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集体记忆建构有助于促进文化认同并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本文以复旦大学医

学图书馆开展的抗疫展览信息实践为案例,结合深度访谈、现场观察、资料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全面剖析医学图

书馆在抗疫集体记忆建构中发挥的作用。 首先总结抗疫实物史料展中与集体记忆建构有关的展品的核心属

性———中介性、社会物质性和时空性;然后在综合考虑抗疫集体记忆建构的三方主体策展者、捐赠者和参观者的

基础上,探究其所涉及的主要信息行为;最后基于活动理论对 GLAM 抗疫集体记忆建构中信息实践的关键要素和

流程进行深入挖掘,依据不同的活动结构将其分为四个子系统:内部协作系统、叙事交流系统、外部分工系统和双

重框定系统,并对每个子系统在形塑集体记忆中所产生的信息实践进行分析。 图 7。 表 2。 参考文献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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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memory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since
 

its
 

introduction
 

by
 

Halbwachs
 1992 .

 

Collective
 

memory
 

construction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can
 

help
 

promote
 

cultural
 

identity
 

and
 

enhance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cities.
 

In
 

the
 

field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cultural
 

memory
 

institutions
 

such
 

as
 

galleries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GLAM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memory
 

construction.
 

However there
 

are
 

few
 

empirical
 

explorations
 

of
 

collective
 

memory
 

construction
 

from
 

the
 

information
 

practices
 

of
 

GLAMs. This
 

paper
 

takes
 

the
 

information
 

practice
 

of
 

the
 

anti-epidemic
 

exhibition
 

conducted
 

by
 

the
 

medical
 

library
 

of
 

Fudan
 

University
 

as
 

a
 

case
 

and
 

combines
 

in-depth
 

interview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role
 

of
 

medical
 

libraries
 

in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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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of
 

anti-epidemic
 

und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ased
 

on
 

a
 

long-
term

 

follow-up
 

investigation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construction
 

in
 

Fudan
 

University
 

libra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Firs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re
 

attributes
 

of
 

exhibits
 

related
 

to
 

collective
 

memory
 

construction
 

in
 

the
 

anti-epidemic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exhibition
 

initiated
 

by
 

the
 

medical
 

library 1  
 

Intermediary.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nvolves
 

three
 

parties namely curators donors and
 

visitors.
 

The
 

anti-
epidemic

 

exhibits
 

establish
 

the
 

memory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hree
 

parties playing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role.
 

2 
 

Sociomateriality the
 

exhibits
 

not
 

only
 

reflect
 

the
 

materiality
 

of
 

the
 

objects 
which

 

brings
 

visitors
 

presence
 

feeling
 

but
 

also
 

embody
 

their
 

socio-cultural
 

metaphorical
 

dimension
 

with
 

a
 

strong
 

semiotic
 

meaning.
 

3 
 

Spatio-temporality as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develop
 

in
 

a
 

particular
 

spatial-
temporal

 

order
 

and
 

pattern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anti-epidemic
 

exhibits
 

can
 

bring
 

visitors
 

a
 

strong
 

sense
 

of
 

presence
 

and
 

immersion.
Second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ore
 

subjects
 

main
 

information
 

behaviors including
 

curators donors and
 

visi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of
 

anti-epidemic
 

in
 

medical
 

libraries.
 

The
 

three
 

core
 

subjects curators donors and
 

visitors adopted
 

different
 

information
 

behaviors
 

during
 

the
 

anti-epidemic
 

exhibits
 

to
 

cooperate
 

in
 

constructing
 

collective
 

memory 1 curators
 

are
 

the
 

organizer
 

of
 

memory
 

construction 
mainly

 

responsible
 

for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2  
 

donors
 

are
 

the
 

original
 

owners
 

of
 

anti-epidemic
 

memories and
 

their
 

information
 

behaviors
 

are
 

mainly
 

to
 

cooperate
 

with
 

curators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process 
 

3  visitors
 

are
 

information
 

receivers and
 

their
 

main
 

information
 

behavior
 

is
 

to
 

receive
 

information
 

and
 

disseminate
 

it
 

to
 

the
 

outside
 

world.
Finally based

 

on
 

the
 

activity
 

theory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key
 

elements
 

and
 

processes
 

of
 

information
 

practi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ti-epidemic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GLAM
 

context.
 

Four
 

subsystems
 

based
 

on
 

different
 

activity
 

structures
 

are
 

identified including
 

internal
 

collaboration
 

system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system extern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and
 

double
 

framing
 

system and
 

analyzes
 

the
 

information
 

practices
 

produced
 

by
 

each
 

subsystem
 

in
 

shaping
 

collective
 

memory.
Last

 

but
 

not
 

least we
 

summarize
 

our
 

finding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GLAMs
 

information
 

practice
 

to
 

construct
 

collective
 

memory. 7
 

figs.
 

2
 

tabs.
 

56
 

refs.
KEY

 

WORDS
Collective

 

memory. 　 Information
 

practice. 　 GLAM.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Case
 

study.

0　 引言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自提出

以来在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传播学等不同

学科均得到了广泛探索。 一般来说,集体记忆

是指一个群体在回忆其过往共同经历时所获得

的较为趋同的记忆复刻[1] ,集体记忆的建构对

促进社群身份认同[2] 、提高组织凝聚力[3] 、推动

公共文化传播[4] 等均有积极价值。 在实践层

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 “ 世界记忆项

目” [5] ,为促进国家和民族文化记忆遗产的保护

和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学者在探索

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也逐渐关注特定时空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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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挖掘。 情境驱动的集体记忆建构无论

从研究视角还是研究范式上都产生了较大突

破,在广度上拓宽了研究场景,同时也在深度上

进一步从传统的宏观分析层面渗透到微观的经

验与行为层面。
突发公共事件一般指突然发生的,对国家

安全、社会秩序、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产生重

大威胁,或已经造成众多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

紧急公共事件[6] 。 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

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介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无
论大众对事件有无直接经历都可能会产生集体

记忆[7] 。 2020 年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

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生活、工作都带来了巨

大的影响,全球的抗疫实践将载入人类史册,随
着疫情常态化的发展,针对该情境开展集体记

忆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图书馆(libraries)、档

案馆(archives)、博物馆(museums)、美术馆( gal-
leries)等文化记忆机构在记忆建构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8] ,集体记忆作为文化—历史( cultural-
historical)情境下的研究命题,与图情档学科近

年来强调的信息实践研究背后所折射的社会文

化环境 (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高度契合。
当前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 GLAM)在

提供传统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也兼具一些非

医疗性健康服务的使命,如健康信息发布、健康

教育与健康科普传播等[9] 。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复旦大学医学图书

馆一直致力于搜集抗疫文献资料、实物史料和

口述史料,并举办抗疫展览,践行文化记忆机构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使命和职责,为大众

更好地记录历史、保存记忆贡献了一份力量。
本文以复旦大学医学图书馆开展的抗疫展览信

息实践为案例,通过深度访谈、现场观察、资料

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重点探索以下三个研究

问题:①医学图书馆发起的抗疫实物史料展中

与集体记忆建构有关的展品具有哪些核心属

性;②医学图书馆在抗疫集体记忆建构中核心

主体的主要信息行为有哪些;③面向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医学图书馆如何开展信息实践以建

构抗疫集体记忆。

1　 文献综述

1. 1　 集体记忆相关研究

集体记忆的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 Hal-
bwachs 提出,他认为集体记忆是“某个特定群体

的社会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 [10] 。 可以

看出集体记忆类似一种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共同

表征,象征着记忆在集体框架下的有机聚合。
现有研究多认为集体记忆是一种通过协商、交
流或分享构成的记忆[11,12] ,将不同的个体过往

经历整合成一段共同的过去,边界内的所有成

员都会集体铭记形塑后的共同经历[13] 。 然而在

面对来源广杂、碎片化的个人信息和经历时[14] ,
集体记忆并不是简单地揉合或堆砌,而是通过

有机整合及共融形成一个多数人认可的共同

回忆[15] 。
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记忆并不是对原始历

史的保真和重复[16] ,它是一个动态变化且迭代

的过程[17] ,是在不断被协商、争议甚至否定的过

程中发展出来的[18] 。 因此集体记忆并不只是一

项记忆的既定内容,同时也是一个呈现、检索和

存储历史事件的迭代变化过程[19] ,它可以记录

过去、解释现在,还可以通过“集体想象”( collec-
tive

 

imagination)更好地展望未来[3] 。 在建构主

义思潮的影响下,集体记忆不再局限于单纯的

历史或纪念意义,而是更多地体现为“服务现

在”的现实意义[20] ,如集体记忆对身份认同的

形塑[2] 及价值观的传播[4] 等。
集体记忆的存储和传播需要借助媒介。

Halbwachs[10] 在最早的集体记忆论著中就提到,
集体记忆可以存在于个人见证、口述历史、传统

文化、语言、艺术或建筑等不同的载体中。 Con-
nerton[21] 认为人类记忆的传播实践分为体化实

践( Incorporating)
 

和刻写实践 ( Inscribing)
 

两

种,前者指人们的行为举止对信息传播的影响,
后者指通过类似刻写的方式将记忆存储于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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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制品(Artifacts)
 

中,通过媒介进行记忆的展

示和传播,更有助于汇聚个体记忆进入公共场

域形成集体记忆[22] 。 以集体记忆的媒介性质为

切入点产生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总体可以归纳

为两个方面。 一是围绕传统媒介开展的特殊情

境下的集体记忆研究,如在传统节日[23] 、“黑色

旅游” [24] 、纪念活动[25] 等仪式性媒介下的集体

记忆研究,或以报纸和年鉴[26] 等实物信息为媒

介的集体记忆研究。 二是探究数字环境下社交

媒体对集体记忆建构的媒介作用。 在互联网文

化的冲击下,集体记忆的建构开始走向大众化

和庸常化[27] 。 如 Luyt[28] 和黄顺铭等[29] 的研究

表明维基百科的大众书写功能为集体记忆的建

构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和共创的平台,甚至不

同作者因为对词条的理解和认知差异会展开长

期的拉锯战,从而对大众记忆建构产生深远影

响;Harju[30] 以社交媒体中数字纪念馆为对象提

供了一个更加民主的空间,阐述了社交媒体中

纪念者的评论和协同参与对集体记忆的形塑

作用。

1. 2　 GLAM 在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作用

GLAM 作为文化记忆机构,承担着记忆的搜

寻、筛选、存储和传播等重要职能,它们拥有丰

富的记忆资源,同时也肩负着记忆建构的重要

使命[8] 。 GLAM 在记忆的传承和建构方面各有

侧重。 首先,图书馆作为数量最多、受众最广的

“记忆重镇”, 是记忆建构和传播的重要媒

介[31] 。 世界范围内的记忆建构范例,如中国记

忆、美国记忆、新加坡记忆等数字化项目均由各

国国家图书馆牵头主办,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学
术领域也对此进行过研究和总结。 其次,档案

馆充分发挥对记忆的保存和塑造职能,在集体

记忆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如有研究表明,档
案馆通过允许事件主体亲自参与叙事,打造参

与式档案,从而更真实有效地保存集体记忆,并
加强文化认同[4] ;王晓晓和施秋璐[32] 论述了档

案的四种社会记忆建构功能和档案与记忆的五

种关系。 最后,博物馆的物品呈现形式最为丰

富多样,专题性更强,因此博物馆可以生动形象

地进行记忆建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创伤博

物馆对集体记忆建构作用的研究[33,34] 。 例如,
对“萨拉热窝战争中的孩子” ( Museum

 

of
 

War
 

Childhood)专题博物馆集体记忆建构探索[35] ,不
仅可以重构和诠释苦痛记忆,同时也承担着引

导大众反思历史、增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

职能[33] 。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 GLAM 参与集体记忆

的研究多利用阐释性方法探讨文化记忆机构在

集体记忆建构中的职能和作用,而鲜有研究从

信息行为和信息实践的角度开展 GLAM 参与特

定集体记忆建构的实证类案例分析,尤其缺乏

本土语境下以 GLAM 为核心的多主体共创集体

记忆探索。

2　 研究设计

2. 1　 案例描述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上海多家医院

组建多支援鄂医疗队分批奔赴武汉。 为了全面

保存这段集体记忆,复旦大学医学图书馆在第

一时间践行文化记忆机构的责任,对抗疫史料

进行征集整理,并成功举办了抗疫史料展。 该

展览借助多模态的资料和实物为参观者真实而

生动地呈现了抗疫故事,为建构更为深入系统

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产生了较大的

社会影响和关注度。 因此,本文选择复旦大学

医学图书馆抗疫展览作为案例分析单元( unit
 

of
 

analysis),探索特定情境下集体记忆的建构。
抗疫展品的主要征集时段自 2020 年 2 月开

始,持续到 2020 年 5 月完成主体筹备工作,并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正式开放展览。 展览自面世

起便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和支持,吸引了

众多院士名家、抗疫医护工作者和政府管理人

员参观,同时也吸引了大量媒体的关注,让展览

背后的抗疫故事更为广泛地传播。 展览设在复

旦大学康泉图书馆一楼大厅两侧,根据相关疫

情防控要求,校外人员需预约参观,校内师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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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参观。
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的抗疫展览主要涉

及三方主体:捐赠者,即提供抗疫资料和实物的

医护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策展者,即承担着

对资料和实物进行搜集、组织、存储、展览等重

要使命的医学图书馆馆员;参观者,即参观抗疫

展览的受众,也是抗疫集体记忆的主要承载者

和二次传播者。

2. 2　 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单案例研究方法对复旦大学医学

图书馆抗疫展览建构集体记忆的过程进行分

析。 由于重点探索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

集体记忆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涉及捐赠者、策

展者、参观者价值共创的过程,需要全面深入地

剖析三方涉及的信息行为和信息实践,并结合

多样化的质性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因此适合采

用案例研究方法。 同时复旦大学医学图书馆所

开展的一系列集体记忆建构活动,成效有目共

睹,具备对该主题进行单案例研究的客观条件。
在数据收集方面,笔者对医学图书馆抗疫

展览的策展者、捐赠者和参观者进行深度访谈,
将访谈内容作为主要数据源,基于类型理论

(Genre
 

Theory)中的 5W( what+where+when+who
+why)

 

+1H(how)
 

模式设计深度访谈提纲。 由

于要对策展者、捐赠者和参观者三方进行差异

化访谈,需要针对不同访谈对象设计差别化的

访谈问题。 访谈提纲的样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访谈提纲样例(部分)

人员类别 岗位性质 捐赠物品 提纲示例

策展者

史料征集 - 史料征集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主要征集对象是什么? 收集哪些类型的史料?

史料汇总 - 面对繁杂的史料,医科馆是如何将其进行组织、分类和展陈的?

史料筛选 - 如何从繁杂的物品中挑选出具有展览价值的史料? 如何对其进行标引?

捐赠者
- 机票

去年疫情爆发时您刚抵达日本旅游,是什么让您直接飞回国内支援武汉? 这个期

间有哪些故事?

- 水彩画 请介绍一下您所在科室主任专门为您创作的水彩画,这幅画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参观者
- - 通过观看复旦医科馆抗疫展览,您记忆中最深的一个展品是什么? 为什么?

- - 在展览中有几封家书格外引人注目,您看完这些家书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本研究最终共访谈 21 人,其中捐赠者 4 人、
策展者 5 人、参观者 12 人。 每个人的访谈时间

约 60—90 分钟。 笔者对不同类型的受访者采用

了不同的征访方式。 在策展者方面,为全面理

清展览的布置流程,对负责史料收集、实物编

码、展陈设计、展览宣传等不同岗位的策展者各

随机抽取 1—2 人进行访谈。 捐赠者方面,在参

考抗疫展览和展览留言册的基础上,选取关注

度较高的若干展品,具体包括捐赠者出征前购

买的行李箱、出征途中的水彩画、抗疫期间的防

护服和家书等,由当时募捐展品的策展者与上

述物品的捐赠者取得联系后实施访谈,被访的

捐赠者涵盖了内外科医生、护士以及医院行政

管理人员。 参观者方面,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

布海报,共招募到 12 名完整参观过抗疫展览的

人员,并在医学图书馆进行线下访谈。 被访者

涉及在校大学生、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家属、教
师、外企员工、公务员等。

对策展者和捐赠者的访谈自 2020 年 9 月至

11 月开展,同时回溯访谈策展者以补充和完善

访谈资料。 访谈数据由两名研究人员进行独立

的开放式编码,通过不断比较、讨论,直至访谈

资料达到饱和。
除访谈数据外,笔者还多次加入参观者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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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进行参与式观察,主要包括对参观者的面部

表情、参观者之间及参观者与讲解者的谈话内

容、参观者重点关注的物品等进行记录,同时对

抗疫展览现场的留言本和留言墙信息、抗疫史

料征集启事和入藏编码表等进行摘录和文本分

析,以实现不同信息源中数据的互补和佐证。

3　 案例分析

在质性数据编码的基础上,案例分析主要

围绕前两个研究问题开展,即对抗疫展品的核

心属性、抗疫集体记忆建构主体的信息行为进

行剖析。

3. 1　 抗疫展品的核心属性分析

3. 1. 1　 中介性

中介行为理论( Mediated
 

Action
 

Theory) 认

为人类的思想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中

介物(比如技术和工具)形塑,人类的信息行为、
实践和经验往往通过中介物在一定的场域下发

生交互[36,37] 。 本案例中参观者和捐赠者之间的

交流是由抗疫展品作为中介联系的。 医学图书

馆依托捐赠者提供的展品与参观者进行隔空对

话,展览内嵌的场域赋予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集体记忆建构的叙事结构和风格。 每一件展品

都尝试唤起策展方、捐赠者和参观者对过往个

体记忆的意义建构而涌现出具有共性特征的集

体记忆。
在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中,展品的中介性又

可以归纳为有形中介和无形中介两类。 例如策

展人员在征集捐赠者物品的过程中,既需要实

物的捐赠,同时也需要捐赠者口述该物品背后

的故事,这种个人记忆的分享是附着在实物捐

赠之上的无形资产。 对于参观者而言,他们在

浏览有形展品的同时也能从展览讲解员那边获

得这件展品背后的故事,这些口述信息发挥了

无形的中介作用,与参观者个人的认知和经历

相结合形成记忆点,从而在社会文化场景中逐

渐凝练为集体记忆。 因此,有形中介和无形中

介具有一定的叠加效应,该效应为策展方提供

了较大的实践启示,即不光要在征集展品中付

出努力,同时也需要为展品提供更好的互补性

资源,包括针对展品的清晰的标识、有序的信息

组织以及生动形象的讲解。 有受访者提到:
“刚进到抗疫展览中就看到了签满名字的

防护服,感觉特别醒目,使我联想起在媒体上看

到武汉抗击疫情的时候,那些医护人员穿着湿

透的防护服依然坚守在一线的画面。 而馆员们

的讲解,让这些画面更加栩栩如生。”(P2)
“在展览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些家书

和机票,这些展品让我想起医务工作者不顾一

切奔赴战场的画面。 通过聆听讲解,我才知道

每一件物品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能让自

己心里也产生一些共鸣。”(P7)
3. 1. 2　 社会物质性

社会物质性理论( Sociomateriality
 

Theory)最

早由 Orlikowski 于 2007 年正式提出,旨在探究

组织情境下信息技术、组织结构和社会特征间

如影随形的交织关系[38] 。 该理论的产生是对结

构化理论 ( Structuration
 

Theory ) 和 实 践 理 论

(Practice
 

Theory)的延续,特别是依托对行动者

网络理论( Actor-Network
 

Theory)的阐释深入分

析组织实践活动中的物质和社会属性[39] 。 在图

书情报领域,学者也初步探索了日常信息实践

中社会物质性的概念,认为在人类信息行为与

实践中物质性和社会性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40] ,特别是将社会物质性观点用于对信息实

践活动的物理特征、认知特征和社会文化特征

的理解上[41] 。 本研究发现,在医学图书馆举办

抗疫展览的信息实践中,抗疫展品对集体记忆

的建构也体现出显著的社会物质性。
首先,抗疫展品的社会物质性体现在具象

层面。 策展方提供的实物展品能让参观者在第

一时间从感官上得到一种视觉冲击,这种临场

感带来的真实性和还原度要远比从媒体渠道获

得相关信息更有移情感。 例如有受访者提到:
“在展览现场观看到的实物感觉和媒体上

看到有所不同,媒体报道的感觉比较遥远,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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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展览观看就会感觉距离非常近,它就在自己

的身边。”(P11)
从集体记忆建构的角度,策展方在实物展

品的具象化呈现上做得愈好,参观者的观展体

验也会愈加丰富,这也对文化记忆机构在举办

此类展览中的信息采集、信息呈现和信息空间

构建行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其次,抗疫展品的社会物质性还体现在社

会文化隐喻层面。 在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中,具
有社会物质性的展品既作为一个实物存在,同
时也需要借此而表征出丰富的认知示能性( cog-
nitive

 

affordance ) 和社会示 能 性 ( social
 

affor-
dance)。 认知示能性有较强的符号学意义,使参

观者能够产生“睹物思人”或者“睹物思情”的效

果。 观展的本身就是一种特定场景赋予的认知

交流过程,即参观者会将展品映射到自己对这

段经历的理解中去强化或者纠正个体记忆,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升格为一种集体记忆。 例

如有受访者提到:
“看到防护服我也想到我作为志愿者穿着

防护服在小区门口查体温的情景,每天几个小

时不脱防护服已经让我难以忍受,想到医护人

员在更恶劣的条件下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不禁

又让我肃然起敬
 

。”(P9)
同时,社会示能性有较强的仪式感和文化

隐喻。 例如很多参观者被展览中《落日余晖》这

张照片所感动,这种感动不仅是因为照片本身,
而是经由照片所折射出的顽强、乐观的精神,以
及对生命的尊重。 有受访者提到:

“每次看到《落日余晖》这张照片,我都非常

有感触。 从照片中能够感受到医生仿佛是为病

人引导光明方向的使者,喻示着抗疫胜利的希

望。”(P5)
再如,从医护工作者出征的行李箱、机票,

援鄂期间使用的防护服等展品可以充分体现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我国医务工作者勇敢无

畏、奉献自我的精神品质。 这种“舍小我成大

我”的集体主义精神通过抗疫展品表现得淋漓

尽致,从而巩固参观者的个体记忆并进一步发

展成为具有强烈社会文化属性的集体记忆。 从

文化记忆机构信息实践的角度看,策展方需要

深入挖掘展品的社会文化隐喻,与捐赠者进行

充分的沟通,讲好展品背后的故事,并将展品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关键记忆点连接,从而

完善展品的叙事风格并形塑集体记忆。
3. 1. 3　 时空性

在时间维度方面,抗疫展品是按照一定的

时间顺序进行入藏和排布的。 首先,抗疫展品

的时间顺序在策展者的入藏编码中得到了充分

体现,策展者结合展品背后故事发生的时间顺

序将展品整体划分为出发前、疫情中、凯旋后三

个时间阶段,并在每个时间阶段的大框架下进

行物品的归类。 如有策展者提到:
“我们尝试为每件征集的展品标上时间戳,

有些可以精确到具体的日期,例如机票、请战书

和感谢信等,而有些则相对笼统地置于一个时

间段内,例如防护服,疫情期间的医护工作者的

餐具等。”(A3)
其次,展品的陈列也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

排放,这样有助于从实物叙事上给参观者更强

的临场感。 在现场的参与式观察中,笔者能通

过参观者面部表情的变化、参观者之间的对话

感受到其内心情绪的波动。 最初的“请缨出战”
展区以去程车票、请战书为主,此时参观者刚进

入展览,仍在热切讨论;随后的“被甲执锐—千

里驰援”“秣马厉兵—冲锋在前”主题展区反映

了疫情最严峻的时期,参观者基本都神情肃穆;
随后的“家书万金”展区陈列了多封医务工作者

的家书,有参观者已经开始动情落泪;最后“山

花烂漫—春泥滋养”等主题展区,反映了抗疫取

得阶段性胜利的场景,参观者的表情明显变得

缓和。 有参观者表示:
“真正到现场(参观)一圈下来看到这些物

品,我才真正体会到这一路走来他们(抗疫人

员)有多么艰辛”。 (P6)
同时,部分抗疫实物的使用场所具有明显

的空间特性。 例如武昌方舱队服、呼吸训练器、
康复哑铃等展品承载着方舱医院的记忆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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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眼罩、护目镜、外科手套关联着隔离病房的

故事;与妻书等家书是抗疫人员在休息场所的

真情流露。 展品的空间属性在时间属性的基础

上进一步增强了参观者的临场感。 这种空间属

性有助于在建构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从场景到情

境再到意境的演化和升华,其折射出的符号意

义和具象价值能够最大程度上勾起参观者对于

这段记忆的认知加工,并通过凝聚附加的情感

元素完成时空维度上集体记忆的形塑。 例如有

受访者提到:
“亲临到抗疫展览看到(自己)当时的工作

牌的时候,就会感觉身体仿佛回到雷神山医院

一样,突然有一种莫名的紧张,随后又陆续唤起

了那段抗疫经历中很多的回忆。 事后再和其他

援鄂队员交流时,发现大家对这段过往的记忆

都差不多。”(D2)

3. 2　 抗疫集体记忆建构中核心主体的信息

行为

在医学图书馆举办抗疫展览的过程中,策
展者、捐赠者和参观者是此类信息实践的三个

核心主体。 为了实现集体记忆建构的目标,三
方主体围绕抗疫展品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信息

行为。 笔者认为,这些微观层面的信息行为有

机地聚合并组成中观层面的抗疫信息实践。 通

过对访谈数据、参与式观察及相关文本资料进

行归纳总结,本文提炼出三方主体具体的信息

行为及不同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面向集体记忆建构的抗疫展览核心主体的信息行为

3. 2. 1　 策展者

策展者的信息行为主要有信息收集、信息

组织、信息传播等。 信息收集是指医学图书馆

中具有特定学科背景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学科馆

员,通过与抗疫医护人员、社会各界人员的积极

联系,对抗疫史料和社会捐赠品的识别和征集

过程。 截至目前,复旦大学医学图书馆共征集

了 1 410 件抗疫实体物品和相关书画。 信息组

织是指策展者在信息收集的基础上,对抗疫史

料和社会捐赠品进行有序化处理的一系列行

为。 首先按照抗疫史料的来源、性质对其进行

信息分类,如图 2 所示。 其中,抗疫实物资料主

要是产生于援鄂期间的展品,而捐赠物等更多

是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产物。 其次,对抗疫

史料进行信息编码和标引,细化展品的类目属

性,特别是将一些典型的抗疫实物进行信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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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与故事化。 最后,将展品的时空性融入到展

览陈列上,根据相关性原则设计实体展览空间

信息导航模块,凸显抗疫过程的时间线及主要

事迹。 信息传播即通过抗疫展览向社会大众传

播抗疫精神、留存并形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

的集体记忆。 在展览中,不仅有文本和图像展

品,同时策展方通过结合各种音频资源、视频资

源、现场讲解等不同方式重塑抗疫记忆,为参观

者提供丰富多元的信息内容,激活展览的示能

性并促进群体认同的集体记忆。

图 2　 抗疫展品的信息组织分类

3. 2. 2　 捐赠者

捐赠者为展览提供所需的资源和工具,与
策展工作人员协同完成了抗疫展览的作品征集

及传播行为。 捐赠者的协同信息分享行为主要

体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是抗疫实物的直接分

享,即在策展者的号召下,捐赠人会配合策展者

进行价值识别,将具有史料价值的抗疫实物捐

赠给医学图书馆。 由于图书馆展区空间有限,
策展者和捐赠者往往需要多次信息交流以确定

展品的典型性和移情性。 其二是抗疫故事的分

享,捐赠者需要回溯抗疫实物背后的关键记忆

元素,并在此基础上对核心记忆点进行必要的

拓展,以确保展品叙事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生动

性。 捐赠者的协同信息分享行为将直接影响到

抗疫展览的呈现效果,也是将个人经历固化并

外化的过程,这种行为主要由内在动机驱动,植

根于捐赠者对于抗疫经历的信念。
3. 2. 3　 参观者

医学图书馆举办抗疫展览的核心目标在于

留存抗疫集体记忆并传播抗疫精神,从而更好

地实现群体认同和文化认同,以促成集体记忆

的形塑。 参观者一方面是抗疫信息实践所服务

的客体,即通过信息接受行为对展品进行识别

选择、加工整理、理解吸收。 参观者通过观看展

品并听取策展方的解说,对抗疫实物及其背后

的故事产生一系列感知、认知、认同、内化的信

息处理,其中一部分内化的信息会在参观者大

脑中形成具有标准化的记忆模板。 另一方面,
参观者也是抗疫集体记忆形塑的主体,参观者

对展览信息和个人感受的信息分享行为能够极

大地扩展集体记忆建构的边界。 例如参观者在

展览现场留言板上及时记录和留存他们的观后

084



应　 峻　 赵宇翔　 吴大伟　 董洪哲: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GLAM 集体记忆建构
———以复旦大学医学图书馆信息实践为例

YING
 

Jun,ZHAO
 

Yuxiang,WU
 

Dawei
 

&
 

DONG
 

Hongzhe: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
 

GLAM
 

Contexts:
Evidence

 

on
 

Information
 

Practices
 

from
 

Fudan
 

University
 

Medical
 

Library

2021 年 11 月　 November,2021

感;再如很多参观者都表示他们会通过微信朋

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表达和分享自己对于抗

疫展览的感想,这种信息分享和传播在很大程

度上能够促进更广泛的群体了解该活动并激发

其预约观展行为。 形象地说,参观者这类节点

在抗疫集体记忆的形塑过程中扮演着人类社会

传感器(human
 

social
 

sensing)的角色[42] ,即医学

图书馆举办的抗疫展览不是一个单向的信息传

输活动,而是一种基于参与者信息扩散与传导

的价值共创活动。
为了进一步明晰三方主体的信息行为及行

为之间的关系,笔者进行归纳,如表 2 所示。

表 2　 抗疫展览集体记忆建构中的核心信息行为

行为主体 信息行为 关系 访谈语料

策展者

信息收集
策展者→
捐赠者

医学图书馆一直和各附属医院保持着紧密联系,因此从援鄂医疗队刚去武汉的时

候就开始了物品的征集,并随后发布了正式的《征集启事》。 (A2)

信息组织
策展者

自身行为

编码是一个很费时间的工作,我们会按照时间线、场景、物品来源进行归类整理,挑
选比较有趣的、对观众比较有价值的进行展出。 (A1)

信息传播
策展者→
参观者

最好的记忆传播方式就是讲故事,因此我们配备了多名展览讲解员,并打算下一步

联系捐赠者录音,更好地丰富展览的音频资源,以实现参观者自助听讲解。 (A5)

捐赠者 协同分享

捐赠者→
策展者

刚开始我不想拿出来,因为这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回忆。 但我们主任和图书馆这

边都对我说,在家里它只是一幅普通的画,拿到外面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故

事,我心想确实是这样,所以我复印了一份(水彩画)放在家里,把原件捐了出来。
(D2)
我们一般在征集史料的时候,就会引导捐赠者把史料背后的故事讲出来,这样可以

方便我们后续的标引以及向参观者分享故事。 (A5)

捐赠者→
参观者

如果有捐赠者来参观展览,我们经常会把讲解的机会留给他们,他们往往会讲很

久,大家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A1)
上次我在展览现场做援鄂参观团的随行志愿者,真正听到他们分享自己的抗疫故

事,才体会到当时的情形有多么危急。 (P3)

参观者

信息接受

信息分享

策展者→
参观者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落日余晖》那幅画了,以前在手机上看过好多次,今天

在展览现场不但见到了这幅画,甚至见到了拍这幅画的手机,细细想来,我感觉这

幅画带给我的不只是感动,更有当时对抗疫胜利的希望和信心。 (P7)

参观者→
捐赠者

展览开始那几天,我基本上每天都会收到微信消息,“我看到你的明信片了!” “我
看到你的行李箱了!”,自己感觉也是挺开心的。 (D1)

参观者→
策展者

感觉展览办的太棒了! 我希望自己毕业以后也能每年来一次,毕竟它还在不断更

新,所以我想展览能不能采集个人信息并定时推送短信,一是提醒我来看,还有就

是能发送一个及时更新的 AR 展览,我把它写到了留言册里,希望能被馆员们看

到。 (P5)

参观者→
参观者

我是我们专业的党支部书记,在看过之后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展览,并组织党支部同

学一同前来参观。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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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学图书馆信息实践对抗疫集体记忆
的建构

基于抗疫集体记忆建构中核心主体的信息

行为分析,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医学图书馆的信

息实践展开进一步探索。 相较于微观层面的信

息行为,信息实践研究更侧重于对社会—文化

情境中的信息活动进行深入的意义建构[43,44] ,
从而更好地从实践层面为组织开展信息服务提

供参考依据[45] 。 集体记忆的建构可以被视为一

种群体信息行为,需要高度关注相关群体的动

机、认知模式及情感偏好。 从 GLAM 机构的角

度,针对这种群体信息行为所开展的信息服务

可以被梳理并抽象为一系列在相应的社会规范

和规则指导下进行的信息实践。 对于这类信息

实践的分析兼具了诠释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色

彩,因此适合采用具有鲜明历史—文化观的活

动理论(Activity
 

Theory)进行解读。 活动理论以

具体的信息活动为分析单元,可以用来解释活

动相关的主体、客体、社群等不同要素在社会规

范、技术工具以及分工协作的框架下动态交互

的过程[46] 。 Zhao 等[47] 认为活动理论为探索信

息实践并进一步挖掘机构在信息设计和信息服

务中的积极意义提供了理论支撑。 鉴于此,本
文借鉴 Engeström[48] 提出的经典三角活动理论

进行 GLAM 集体记忆建构模式的研究,同时为

明确建构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

参考 Bedny 和 Harris[49] 提出的系统—结构活动

理论( Systemic -Structural
 

Theory
 

of
 

Activity)
 

进

行细粒度活动要素的分解。 具体操作细节可参

考已有研究[50,51] ,本文不再赘述。
笔者对复旦大学医学图书馆所举办的抗疫

集体记忆相关活动进行了细粒度梳理,旨在基

于过程的视角全面把握医学图书馆集体记忆建

构的信息实践,如图 3 所示。 除抗疫展览外,医
学图书馆同时举办了一系列线上和线下的主题

文化活动,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同样具有重要意

义。 如微信公众号发布抗疫故事推文报道、期
刊报纸举办抗疫故事专栏征稿,此类通过线上

发布的方式扩展了集体记忆建构的广度,扩大

了集体记忆影响的受众群体;抗疫人员的口述

史录制、抗疫明星的主题演讲,丰富了记忆输出

的呈现形式,加强了记忆建构的深度,抗疫人员

的线下文化活动更增强了听众的临场感,带动

了听众在抗疫情绪上的共鸣。 同时复旦大学医

学图书馆着手建设抗疫专题数据库,将口述资

料、照片影像、网络资料进行系统的整合,通过

多模态的资料和实物,从不同视角讲述抗疫故

事,保障了记忆建构的可持续性,辅助集体记忆

的建构工作。

图 3　 复旦大学医学图书馆抗疫信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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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发现,医学图书馆的信息实践可以拆

解为若干具体的信息活动,这些信息活动需要

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同时受到相应的客观条件

的影响。 具体而言,抗疫展品作为工具属性中

介了医学图书馆策展主体与集体记忆客体之间

的社会物质性,并在社会规范的斡旋以及捐赠

者和参与者的共同支持与分工下共创抗疫集体

记忆。 活动子系统分为内部协作系统、叙事交

流系统、双重框定系统和外部分工系统,具体如

图 4 所示。 整个集体记忆建构的过程是在主体

的动机驱使下开展的,完成集体记忆的建构会

对公众、医护人员、政府人员等群体产生不同的

影响[52] 。

　 　 注:每个子系统中并非仅有三个要素支撑,子系统顶点的三个要素代表着支撑该子系统的三个核心要素,同

时也可能需要其他要素的配合。

图 4　 系统—结构活动理论下 GLAM 抗疫集体记忆建构框架

4. 1　 内部协作系统助力抗疫展览的落地实施

在本案例中,内部协作系统代表着复旦大

学医学图书馆内部在各种子活动的协作下对集

体记忆的初步建构过程,涉及的三个核心要素

是主体、工具和客体,主要集中在医学图书馆对

抗疫史料的信息收集和信息组织上,是展览顺

利开展的基础保障,也是集体记忆建构中最为

核心的部分。
4. 1. 1　 多类型抗疫史料的征集

抗疫史料的征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自 2020 年 1 月开始,复旦大学医学图书馆的信

息收集工作便和抗疫工作同步开展。 首先,医
学图书馆及时与多所附属医院进行合作,抢救

式地保存了大量登机牌、高铁票等具有历史意

义的物品。 其次,在保密条例允许、不影响一线

抗疫的前提下,让抗疫人员在工作之余拍摄和

保留相关照片和视频,为后续抗疫专题数据库

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随后,面向社会发布《复旦

大学图书馆医科馆抗疫资料征集启事》,不仅收

集医护人员的抗疫史料,同时向高校、企业和个

人征集抗疫字画、出版物等其他作品。 最后,医
学图书馆随时关注疫情动态,甄别和遴选有价

值的全媒体报道,此项工作目前仍在继续,不断

为抗疫专题库的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有策展者

提到:
“抗疫史料收集是‘来者不拒’的,为了使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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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物品更加详实,小到为医护人员特制的可乐瓶,
大到足金的‘天使之翼’,我们都在争取。”(A1)
4. 1. 2　 抗疫展品的标引、筛选和陈列

面对庞杂的抗疫史料,需要进行合理的信

息组织以初步建构集体记忆的总体框架。 复旦

大学医学图书馆首先对抗疫物品按照出发前、
疫情中、凯旋后的时间线进行大类梳理。 随后

在此基础上,按照物品的具体种类编码并制定

《抗疫史料登记清单一览表》,构建特藏资料,如
出发前—请缨出战(包括各种请战书、去程火车

票和登机牌等)、疫情中—战疫手记(包括医院

排班表、病人每日信息记录表等)、凯旋后—载

誉而归(包括奖杯、锦旗、纪念章等),通过初步

的信息标引使得每件史料拥有一个独立的编号

和隶属范畴,从而为后续展品的筛选创造条件。
由于图书馆的空间限制,抗疫展览不可能

展出所有史料。 因此,策展者需要制定出一套

合理的展品筛选机制。 首先,基于社会规则和

伦理关注,对史料和实物中涉及的隐私信息进

行保护。 由于病人就诊表、家书、锦旗等物件可

能涉及姓名、地址等私密信息,需要对此类信息

进行脱敏处理,对当事人不同意展出或隐私信

息较多的史料则直接归档处理。 隐私保护是策

展者最为重视的筛选规则,有策展人表示:
“医护人员已经够辛苦了,如果再因为展览

(没有做好隐私保护)给他们造成困扰,我们举

办抗疫展览的初心就遗失了
 

。”(A3)
其次,需要考虑展品的代表性。 一方面是

主题代表性,物品的重复容易引起参观者的视

觉疲劳,因此需要对不同主题挑选出具有代表

性的展品。 另一方面需要考虑捐赠单位和个人

的代表性,为了表达对捐赠单位的感谢和对该

单位抗疫人员的认可,策展者会保证每个捐赠

单位有一定数量的史料展出,其中最典型的做

法是将极具代表性的物品,如不同医院或医疗

队的防护服,进行轮换展出。 有策展者表示:
“有很多医疗队都捐赠了防护服,但是我们

不可能把抗疫展办成防护服展,只能有选择性

地轮换展出,尤其是当某院组织参观展览,我们

会提前换成相应的防护服,能为他们带来更好

的展览效果
 

。”(A4)
最后,在确定展出史料后需要进行展览的

陈列,整个抗疫展厅几乎占据了复旦大学医学

图书馆一楼的主要区域,以正门为中线分为抗

疫史料和名家字画两部分。 在进行展览布置

前,策展者会收集公众较为感兴趣且有价值的

展品放在比较醒目的地方,同时将展柜主体的

六大展区按照时间顺序排布,为参观者呈现了

一条疫情发展的时间轴,以增强参观者的临场

感和沉浸感。 名家字画更多是对部分集体记忆

情境的强化,凸显了对集体记忆的选择性建

构[53] 。 如有多个专区打造了抗疫明星人物的画

作、亲笔信和题字,通过选择性建构能够加深参

观者抗疫记忆,增强对我国抗疫精神的认同感,
如有参观者表示:

“看到张文宏的画像和院士们的题字感触挺

深的,这些人在抗疫过程中让我感受到一种被鼓舞

的精神。 等我走上医务工作岗位后也希望能为国

家的传染病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P3)

4. 2　 叙事交流系统优化集体记忆建构效果

叙事交流系统涉及的三个核心要素是主

体、客体和社群。 建构集体记忆并不是主体单

方面的信息输入和输出,策展者、捐赠者和参观

者三方围绕展品进行叙事交流( Storytelling)
 

对

记忆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下抗疫展品的中介性,其丰富的符号化意义

往往隐藏在展品背后的故事中,参观者可能由

于自身的信息素养、知识储备以及个人经历不

同,而难以通过展品外部特征对其蕴含的符号

化精神进行充分解读。 因此,通过叙事方法对

物品背后的故事进行解读,可以更好地提升信

息接受者的认知水平,丰富其情感体验,进而优

化集体记忆的建构效果。 复旦大学医学图书馆

通过引导三方叙事以更好地建构集体记忆,这
种叙事最直观的体现是通过语言信息交流来揭

示展品背后的故事。 首先,作为记忆的最初承

载者和抗疫的亲历者,捐赠者会在捐赠物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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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策展者讲述捐赠该物品的原因及其承载的记

忆,这种叙事是一种较少加工的原生叙事。 同

时,部分捐赠者会在抗疫工作结束后赴复旦大

学参观抗疫展览,当看到他们捐赠或使用过的

物品后经常会不自觉地充当起讲解员的角色,
将原生叙事直接传达给其他参观者,有策展者

提到:
“如果参观者中有抗疫人员,背后的故事他

们比较了解,这时候我们会把解说的机会留给

他们,他们有时候甚至能讲上一两个小时,其他

观众也听的更加认真。
 

”(A1)
其次,当参观者是非医护群体时,策展者会

完全承担起解说的职责,但这种叙事方式经常

是在原生叙事基础上进行加工后的自生叙事,
有策展者表示:

“我们展览的目的是发挥图书馆保存史料

的天然使命,同时发挥对大众的教育意义,尽管

我们会尽可能保障故事讲解的还原度,但也会

在无意中加上一些自己的主观想法
 

。”(A2)
最后,策展者会鼓励参观者对外讲述自己

在观展后的体悟,进而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建

构集体记忆。 参观者主要通过社交媒体与他人

进行信息分享,叙事是参观者对外传播记忆的

最重要手段,对于没有参观过抗疫展的人员,只
有通过故事描述才能生动且具象化地建构记

忆。 有参观者表示:
“能让我记住以及分享给他人的其实只有

通过讲解留下的故事,只有故事我才能口口相

传给别人。”(P7)
除了讲解叙事,物品本身的客观叙事性同

样被加强,策展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通过

抗疫展览塑造抗疫集体记忆。 宏观层面即在信

息组织中将抗疫展品按照时间顺序排布,进而

形成一条完整的故事线。 微观层面首先考虑到

抗疫展品的特藏性质,策展者对每个物品都进

行了分类和标引,让参观者能够初步了解展品

的表征意义,从而优化自身对展品的主观理解。
然后策展者对部分物品进行描述,详细地标注

了捐赠者身份、捐赠者单位,以及该展品的文字

介绍,可以让参观者在没有讲解叙事的情况下

大致了解展品背后的故事。 三方叙事关系如图

5 所示。

图 5　 策展者、捐赠者、参观者三方叙事关系

4. 3　 外部分工系统完善集体记忆建构链条

集体记忆代表的是社会认可的历史版

本[54] ,因此个人记忆形成集体记忆需要大众的

认可[15] ,这意味着 GLAM 的集体记忆建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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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组织者单方面完成的。 GLAM 集体记忆

建构的外部分工系统涉及三个核心要素:社群、
客体和分工。 在本案例中,医学图书馆的策展

者对各个活动的内部协作属于信息实践的硬性

任务,因此员工执行力和任务完成度相对较高。
相较于内部协作,记忆建构的外部分工对象主

要是捐赠者和参观者,外部分工的效果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社群本身的自觉性,而医学图书馆

仅能对其起到有限的引导作用。
捐赠者是抗疫史料的原始拥有者和抗疫记

忆的最初承载者,因此其分工类型主要是对抗

疫史料的收集和抗疫故事的发掘,但整个分工

过程困难重重。 在史料收集方面,无论是捐赠

者还是其他 GLAM 机构都可能存有自我保留的

心理,如有策展者表示:
“难的是很多人不愿意拿出来,还有就是已经

送给了其他人(机构),我们来晚了一步
 

。”(A5)
在叙事讲解方面,由于援鄂医护人员在抗

疫救护过程中经常面临巨大的医疗和精神压

力,在种种苦痛记忆的刺激下部分医护人员不

愿提及那段经历,甚至有医护人员产生了创伤

后应激障碍症状,有策展者和捐赠者表示:
“很多捐赠人并不想谈及那段经历,有些人

甚至提到就会落泪
 

。”(A1)
“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更没有什么美好的

回忆,当时印象深刻的只有每天工作结束后,漆
黑无边的马路上志愿者的车队给自己心灵上的

慰藉
 

。”(D2)
参观者的分工类型主要是撰写留言册和通

过个人的社交媒体分享观展心得。 留言册由

策展者放置在展览出口,方便参观者观展后抒

发已见。 首先,留言册能够及时促进参观者对

抗疫展览的回顾,强化记忆建设;其次,留言册

能够为策展者改进集体记忆建构策略提供参

考;再者,留言册本身可作为纸质档案归档,具
有一定的保存价值;最后,医学图书馆的策展

者会将留言册中部分关于具体展品的留言反

馈给捐赠者,使得社群双方以策展者为媒介进

行互动交流,实现参观者对捐赠者记忆的反向

建构,从而进一步加深抗疫集体记忆。 有参观

者表示:
“厚厚的留言册更有历史感,可以想象等几

年甚至十几年后那些新生看到我们这‘新冠一

届’的学生留言是怎样的心情。”(P11)
社交媒体作为重要的数字信息场域极大地

扩展了集体记忆的建构范围。 当前个人微信、
微博可以随时分享个人生活,微信公众号、抖音

等自媒体也在记忆宣传和建构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8] 。 参观者通过社交媒体可以进行文字、
照片、视频等多模态的信息分享,能够在不受时

空限制和突破熟人网络的情况下更广泛地传递

信息,增加了抗疫展览和记忆主题下人际交流

的途径,将线下展览以碎片化的形式移植到线

上,拓宽了抗疫展览记忆建构的边界。 如有捐

赠者提到:
“在展览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会收

到很多朋友或同事发来的微信或者 QQ 消息,
‘这好像是你的东西吧’诸如此类的话和图片,
内心还是挺自豪的……相当于它已经变成了一

种精神,一种文化传承下去了。”(D4)
除了捐赠者和一般意义的参观者,集体记

忆的建构也是其他社群共同努力的结果,如在

展览初具雏形时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以及展

览开幕时数十家国内外主流媒体的报道等,都
在不断扩大展览的宣传范围和集体记忆的建构

群体。 具体的集体记忆建构分工关系如图 6
所示。

4. 4　 双重框定系统指明集体记忆建构方向

双重框定系统包括主体、社群、社会规则和

规范三个核心要素。 集体记忆的建构需要有导

向性且应规范在特定的框架内。 我国的抗疫精

神蕴含着坚定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55] 。 集体主

义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同时

也从社会规范的角度指明了集体记忆建构的方

向,是建构集体记忆的客观文化背景。 集体主

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同一文化场域的

框架下,可以有效地提高大众的凝聚力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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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56] 。 例如有受访者表示:
“在国家抗疫政策的指导下,全国上下都是

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防护服上的签名,也表

明了医护人员虽然是微小的个体,但汇聚在一

起后拥有了强大的力量。”(P10)

图 6　 抗疫集体记忆建构的分工关系

　 　 除此之外,在提升凝聚力的基础上,集体主

义还催生了身份认同、利他主义等抗疫精神,且
这些铭刻的精神正逐渐被内化为主观规范和精

神力量。 策展者利用社会规范框定了集体记忆

的建构方向,实际上是刻画了集体记忆在捐赠

者和参观者脑中的具象化标准,而策展者本身

在信息实践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各种社会规则的

约束,如上文提到的信息筛选过程中隐私保护、
展品代表性、单位代表性等问题,同时叙事过程

中叙事客观性原则也会限制策展者自生叙事的

发挥。 由此可见,社会规范和社会规则对策展

者、捐赠者和参观者的信息行为进行了双重框

定,从而进一步形塑抗疫集体记忆的信息实践,

具体如图 7 所示。
综上所述,复旦大学医学图书馆集体记忆

的建构是一个综合的系统,信息实践的成功开

展是在六个要素协调配合下,基于四个子系统

共同发挥作用而促成的,各个要素和系统之间

相互配合、紧密关联,揭示了医学图书馆信息实

践对集体记忆建构的全过程,为 GLAM 机构建

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集体记忆提供了行动

范例。 借助系统—结构活动理论框架,不仅揭

示了子系统的交互作用,同时也展现了针对集

体记忆建构的信息行为在系统中的流向和演变

过程,具有一定的动态推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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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双重框定下的信息实践模式

5　 结语

5. 1　 研究启示

5. 1. 1　 理论贡献

首先,将集体记忆的研究对象延展至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情境下,从 GLAM 机构信息实践的视

角对集体记忆的形塑开展案例分析,丰富了图书

情报学在该主题下的研究思路,特别是强调在抗

疫集体记忆建构中凸显社会文化元素的积极作

用,为后续集体记忆的实证探索提供参考。 其

次,系统地梳理了 GLAM 机构抗疫展品的重要属

性,并强调抗疫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是基于多方

主体的价值共创活动,从概念上明晰各核心主体

之间的信息行为及其关系。 最后,结合活动理论

提出 GLAM 机构在建构抗疫集体记忆中的信息

实践模型,从要素和流程的角度将集体记忆的信

息实践分解为内部协作系统、叙事交流系统、双
重框定系统和外部分工系统四个子系统,为今后

GLAM 机构形塑集体记忆提供了可借鉴的概念

框架和焦点理论。
5. 1. 2　 实践启示

在实践应用层面,通过以复旦大学医学图

书馆开展的抗疫展览信息实践为案例,针对新

冠疫情爆发后我国医护工作者的抗疫壮举开展

集体记忆的留存和构建,能够为其他情境下

GLAM 机构开展集体记忆的信息实践提供经验

和借鉴。 首先,GLAM 机构需要时刻铭记自身作

为文化记忆机构的使命,敏锐地捕捉集体记忆

建构的必要性,做好前期调研和信息需求分析,
与医护人员、智库专家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有
效地搭建协同合作关系,推动此类信息实践顺

利起步。 其次,GLAM 机构应建构合理的集体记

忆信息组织和传播机制,同时重点关注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集体记忆建构所经常面临的医学伦

理、隐私保护等问题。 最后,抗疫集体记忆的建

构需要多方主体群策群力,在多方主体充分交

流与密切协作的过程中不断迭代和完善。
GLAM 机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中介

作用,从而更好地借助自身的资源和机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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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体记忆建构的行动者网络和效果进行提升

和有效评估。

5. 2　 不足与展望

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首先,由于主

要研究目标聚焦于探究 GLAM 信息实践对于抗

疫集体记忆建构的作用,囿于篇幅,在对核心主

体的信息行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无法深入挖掘

细粒度的单元,后续实证研究可将研究对象细

化到特定的信息行为进行深入讨论。 其次,由
于本文为单案例研究,无法对系统—结构活动

理论模型的动态推演性进行验证,后续研究可

借鉴示能性理论、信息世界理论等理论模型,结
合多案例分析进行演绎,旨在对 GLAM 机构集

体记忆建构模式作出更为系统深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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